
A27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方寸
不亂
方 芳

﹁
不
漏
洞
拉﹂
這
句
越
南
語
，
是
超
過
卅
歲

以
上
香
港
人
曾
經
的﹁
潮
語﹂
，
頗
有
點
親
切

感
，
一
下
子
就
想
到
香
港
的
越
南
船
民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越
南
內
戰
結
束
，
北
越
統

一
南
越
，
大
批
難
民
外
逃
，
英
國
當
權
者
將
香

港
列
為﹁
第
一
收
容
港﹂
，
令
越
南
船
民
問
題
困
擾

香
港
廿
多
年
。

香
港
社
會
開
初
對
越
南
船
民
艱
辛
的
逃
難
經
歷
，

是
比
較
同
情
的
，
曾
目
睹
船
民
抵
港
的
親
友
回
憶
，

那
天
他
到
離
島
工
作
，
一
艘
載
滿
越
南
人
的
破
船
停

在
鴨
脷
洲
碼
頭
等
候
檢
疫
。
漁
船
經
過
南
海
的
風
風

浪
浪
，
破
舊
得
烏
黑
烏
黑
，
女
人
及
小
孩
也
穿
着
沉

黑
色
的
衣
服
及
褲
衩
，
有
的
男
人
光
着
上
身
，
皮
膚

也
是
黝
黑
的
…
…
除
了
仰
望
岸
上
的
白
眼
球
轉
動

外
，
一
切
都
是
灰
黑
的
色
調
。
震
撼
場
景
，
至
今
記

憶
猶
新
。

由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至
二
千
年
，
香
港
先
後
收
容

超
過
廿
萬
越
南
船
民
，
設
立
多
個
集
中
營
安
置
，
花

費
了
大
量
金
錢
及
人
力
。
港
府
向
船
民
廣
播
香
港
新

政
策
，﹁
不
漏
洞
拉﹂
這
句
越
南
語
，
意
思
就
是

﹁
從
今
開
始﹂
。
這
些
被
困
在
營
內
的
船
民
還
不
時

鬧
事
，
石
崗
及
白
石
兩
個
營
，
曾
經
發
生
大
規
模
打

鬥
及
暴
動
。

在
越
南
旅
行
，
問
得
最
多
的
自
然
是﹁
船
民
問

題﹂
，
我
們
遇
上
卅
歲
以
上
的
越
南
華
人
，
幾
乎
都

有
過
偷
渡
的
經
歷
。
峴
港
順
化
導
遊
德
哥
，
十
多
次

﹁
投
奔
怒
海﹂
仍
然
未
能
成
功
，
可
說
是﹁
命
運
是

對
手﹂
的
典
型
。

據
悉
，
中
部
及
北
部
越
南
人
外
逃
，
多
經
北
部
灣

到
海
南
島
，
取
得
淡
水
補
給
後
，
再
東
行
到
香
港
，

這
條
線
路
除
了
風
浪
外
，
沒
海
盜
的
風
險
。
而
西
貢

等
南
部
越
南
人
，
則
多
為
往
西
南
逃
至
泰
國
，
這
條

路
線
風
浪
小
，
但
泰
國
灣
海
盜
多
，
有
些
海
盜
還
殺

人
掠
劫
，
風
險
重
重
。
多
年
來
令
不
少
偷
渡
的
越
南

人
葬
身
大
海
。

新
年
除
夕
夜
，
在
胡
志
明
市
街
頭
看
元
旦
燈
飾
，

一
位
駕
着
電
單
車
的
男
士
，
用
流
利
粵
語
問
我
們
是

不
是
來
自
香
港
的
？
交
談
中
知
道
這
位
老
哥
也
是
越

南
船
民
，
曾
經
偷
渡
到
過
香
港
，
並
在
尖
沙
咀
木
球

會
打
過
幾
年
工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又
重
回
了
越

南
。
一
句
尖
沙
咀
把
我
們
拉
近
，
竟
有
點
似
曾
相
識

之
感
。
當
晚
他
載
着
老
婆
孩
子
外
出
觀
看
元
旦
煙

花
，
言
談
間
對
現
時
生
活
還
是
相
當
滿
意
的
。
他

說
，
有
些
人
偷
渡
輾
轉
到
了
外
國
，
也
不
過
在﹁
捱

騾
仔﹂
。
反
觀
現
在
越
南
經
濟
逐
步
開
放
發
展
，
百

姓
生
活
都
改
善
。

（
越
南
行
之
三
）

「不漏洞拉」喜相逢

﹁
美
珍﹂
二
字
吾
鄉
經
歷
五
十

載
，
方
圓
十
里
老
一
輩
鄉
里
說

來
，
肯
定
仍
是
一
個
地
方
發
展
進

程
符
號
：
香
港
始
步
起
飛
樸
素
歲

月
，
農
耕
漸
次
式
微
，
工
業
漸
漸

進
駐
家
鄉
土
地
，
開
首
之
一
便
為
佔
地

廣
達
三
十
多
萬
平
方
呎
的
美
珍
醬
園
，

不
少
婦
女
放
下
望
天
打
卦
辛
苦
農
作
，

進
入
美
珍
從
事O

rganic

輕
工
業
，
自

此
我
們
嘗
到
美
味
醬
油
及
一
應
涼
果
，

更
因
醬
園
健
在
，
在
那
些
貨
櫃
箱
如
小

山
的
本
來
地
圖
上
，
保
存
一
大
片
雖
非

農
耕
，
卻
仍
從
事
有
機
食
品
的
空
間
。

美
珍
第
三
代
傳
人
黃
國
輝
說
：﹁
仁

棯
樹
在
香
港
農
場
果
園
漸
變
一
片
沒
葡

萄
的
葡
萄
園
，
沒
桃
花
的
桃
花
源
別
墅

群
或
石
屎
屏
風
森
林
，
叫
人
嘆
息
情
況

下
，
找
尋
本
地
仁
棯
十
分
困
難
。
就
是

內
地
，
認
識
這
味
粵
人
夏
日
佳
品
，
煮

食
吊
味
，
開
胃
的
果
子
及
以
其
製
作
仁

棯
醬
亦
買
少
見
少
。
至
怕
，
一
些
歲
月

再
過
，
仁
棯
涼
果
或
仁
棯
醬
將
成
絕

響
。
九
龍
醬
園
仍
繼
續
生
產
精
品
，
只

為
一
伙
有
要
求
的
優
質
顧
客
，
讓
他
們

每
年
到
時
到
候
能
再
嘗
滋
味
。﹂

仲
夏
來
臨
除
了
甜
酸
仁
棯
醬
，
九
龍

醬
園
還
推
出
風
味
特
別
豉
油
仁
棯
；
母
親
生
前

說
，
祖
父
如
仍
在
生
肯
定
愛
死
這
吃
極
不
厭
滋

味
。
粵
菜
雖
為
中
國
八
大
菜
系
，
擁
系
列
千
變
萬

化
菜
式
，
究
其
味
道
，
無
非
識
用
豉
油
曉
變
通
，

火
候
捉
得
準
。

閣
下
當
然
不
服
，
認
為
在
下
無
知
，
事
實
知
少

少
的
我
明
白﹁
開
門
七
件
事﹂
之
重
要
，
當
身
處

地
點
相
距
粵
菜
空
間
十
萬
八
千
里
，
要
甚
麼
沒
甚

麼
，
你
只
能
許
一
千
零
一
個
願
，
除
卻
一
瓶
上
好

豉
油
，
再
沒
有
另
一
號
醬
料
或
調
味
品
更
能
調
出

廣
東
口
味
。

在
那
些
極
度
貧
困
且
在
遙
遠
國
度
的
歲
月
，
拒

絕
油
、
鹽
、
糖
，
就
是
一
支
從
老
家
寄
來﹁
美

珍﹂
金
牌
生
抽
，
依
我
多
年
感
覺
，
蔬
菜
是
蔬

菜
，
米
粉
是
米
粉
，
雞
蛋
是
雞
蛋
，
炒
飯
是
炒

飯
，
卻
添
加
多
幾
分
家
鄉
味
道
的
唯
一
珍
品
。

是時候，美珍（下）
此山
中

鄧達智

﹁
人
禽
之
辨﹂
的
界
線
，
對
於

家
有
寵
物
的
人
來
說
，
相
信
是
最

模
糊
的
。

下
午
開
會
開
了
半
個
小
時
，
她

才
出
現
在
會
議
室
門
口
。
她
的
臉

蒼
白
如
紙
，
沒
有
一
點
血
色
。﹁
我
的

小
狗
去
世
了
，
剛
才
火
葬
完
畢
，
現
在

骨
灰
還
在
我
的
辦
公
室
。﹂
她
的
這
隻

小
狗
兩
個
月
前
往
她
的
小
腿
深
深
咬
了

一
口
，
她
即
時
血
流
如
注
，
傷
口
見

骨
，
住
院
過
了
一
個
月
。
朋
友
們
都
勸

她
不
要
養
了
，
她
才
把
牠
寄
養
在
朋
友

家
，
想
不
到
牠
後
來
患
上
腎
衰
竭
。

對
於
寵
物
，
您
可
以
有
深
仇
大
恨

嗎
？
她
顯
然
沒
有
，
還
傷
心
欲
絕
。
小

狗
火
葬
的
時
候
，
她
的
兩
個
好
友
都
來

相
伴
攙
扶
，
恍
如
去
的
是
個
親
人
。
但

她
的
前
夫
沒
有
出
現
，
而
他
才
是
小
狗
的
原
主

人
，
竟
然
在
背
離
她
的
時
候
，
把
小
狗
一
併
拋
諸

腦
後
。
此
舉
倍
增
了
她
的
傷
痛
，
也
徹
底
毀
滅
了

她
一
切
溫
馨
的
記
憶
。

我
和
她
有
一
位
共
同
的
朋
友
，
在
呈
交
博
士
論

文
還
欠
一
章
的
時
候
，
同
樣
失
去
了
愛
狗
。
牠
十

二
歲
了
，
雖
然
離
世
的
日
子
合
指
可
算
，
她
還
是

不
能
停
止
眼
淚
，
還
詳
述
牠
從
醫
院
回
家
，
臨
終

前
對
家
門
的
凝
視
與
不
捨
。
主
人
肯
定
牠
選
擇
在

家
中
離
世
，
對
於
自
己
不
能
挽
救
牠
的
生
命
，
歉

疚
不
已
。
就
此
，
她
耽
擱
了
博
士
論
文
，
還
備
受

紅
斑
狼
瘡
的
折
磨
，
久
久
未
能
痊
癒
；
旁
人
也
無

能
為
力
。

因
為
一
次
經
歷
，
幫
助
我
明
白
她
們
的
反
應
。

有
回
養
了
一
隻
小
青
龜
，
就
在
一
個
圓
圓
的
玻
璃

瓶
裡
。
牠
的
生
活
不
能
再
枯
燥
了
，
牠
也
木
無
表

情
地
靠
本
能
生
活
，
我
們
彼
此
也
沒
有
甚
麼
交

流
。
一
天
，
我
的
小
侄
兒
來
訪
，
拿
着
玻
璃
瓶
搖

了
半
天
。
晚
上
，
小
青
龜
死
了
，
我
和
幫
傭
竟
也

為
此
憂
鬱
了
一
個
星
期
，
默
然
無
語
。

是
孤
獨
的
感
情
的
投
射
？
如
何
解
釋
？

不明所以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現
在
世
界
各
國
都
在
尋
找
昔
日
的
隕
石
坑
，
因
為
隕
石
坑
藏

有
大
量
的
寶
藏
，
例
如
黃
金
、
鑽
石
、
鈾
、
鈽
等
等
。
不
過
，

地
球
的
內
核
仍
是
活
躍
的
岩
漿
，
地
殼
的
造
山
運
動
和
風
化
活

動
仍
然
繼
續
，
隕
石
坑
的
地
形
地
貌
很
快
就
被
磨
滅
了
，
再
也

找
不
到
了
。
所
以
，
地
球
基
本
上
找
不
到
兩
億
年
以
上
的
隕
石

坑
。
如
果
找
到
，
基
本
上
都
是
一
億
年
之
內
的
隕
石
坑
。

俄
羅
斯
兩
年
前
公
佈
了
一
個
二
十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發
現
的
鑽
石

礦
。
該
礦
位
於
西
伯
利
亞
東
部
地
區
一
個
直
徑
超
過
一
百
公
里
的
隕

石
坑
內
，
儲
量
估
計
超
過
萬
億
克
拉
，
能
滿
足
全
球
寶
石
市
場
三
千

年
的
需
求
。
隕
石
的
衝
擊
，
相
當
於
很
多
原
子
彈
的
爆
炸
，
巨
大
的

壓
力
使
碳
元
素
受
高
熱
和
高
壓
，
變
成
了﹁
超
級
鑽
石﹂
，
顆
粒
特

別
大
，
硬
度
為
普
通
鑽
石
的
兩
倍
。
近
年
人
類
使
用
了
衛
星
拍

攝
，
可
以
在
高
空
中
拍
攝
地
面
上
的
地
形
地
貌
，
一
般
來
說
隕
石
坑

周
圍
有
圓
形
的
山
脈
，
中
間
是
一
個
盆
地
，
盆
地
的
中
間
有
一
個
凸

起
來
的
山
峰
，
因
為
外
星
的
隕
石
高
速
度
撞
向
了
地
球
，
進
入
了
地

心
熔
岩
，
就
好
像
石
頭
扔
進
水
裡
，
中
間
有
反
射
波
，
形
成
了
漣
漪

一
樣
，
岩
漿
噴
了
出
外
，
形
成
了
一
個
火
山
，
中
間
突
了
出
來
。

所
以
，
科
學
家
在
地
球
上
找
到
的
隕
石
坑
，
僅
得
到
五
十
多

個
。
其
他
因
為
地
形
地
貌
改
變
，
早
已
經
失
去
了
這
種
特
別
的
景
象

了
。
原
來
中
國
的
內
蒙
古
錫
林
郭
勒
草
原
上
，
也
有
一
個
大
隕
石

坑
，
直
徑
一
百
七
十
公
里
，
形
狀
極
似
特
殊
的﹁
環
形
水
系﹂
，
這

個
形
成
於
億
萬
年
前
的
地
形
地
貌
，
是﹁
天
外
來
客﹂
到
草
原
後
留

下
的
隕
石
坑
。
這
個﹁
環
形
水
系﹂
內
環
直
徑
七
十
公
里
，
外
環
直

徑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里
，
用
肉
眼
難
以
看
到
全
貌
。
這
個
隕
石
坑
是
通

過
衛
星
才
發
現
的
。

中
國
還
有
五
個
隕
石
坑
，
包
括
上
河
灣
隕
石
坑
，
位
於
吉
林
省

九
台
縣
，
直
徑
三
十
公
里
；
龍
斗
村
隕
石
坑
位
於
廣
東
省
始
興
縣
，

直
徑
三
公
里
；
內
洞
隕
石
坑
位
於
廣
東
省
新
興
縣
，
直
徑
六
公
里
；
海
南
白
沙

縣
隕
石
坑
，
直
徑
三
點
七
公
里
；
羅
圈
里
隕
石
坑
，
位
於
遼
寧
省
岫
岩
滿
族
自

治
縣
蘇
子
溝
鎮
古
龍
村
羅
圈
里
，
直
徑
一
點
八
公
里
。

內
蒙
古
錫
林
郭
勒
草
原
隕
石
坑
是
中
國
最
早
得
到
開
發
的
隕
石
坑
，
只
需
要

搞
清
隕
石
的
年
代
、
當
地
的
地
質
情
況
，
就
可
以
研
究
它
的
成
礦
規
律
，
為
今

後
中
國
找
尋
礦
藏
摸
索
出
一
套
減
少
投
資
、
命
中
率
高
的
理
論
。

有
的
科
學
家
說
，
既
然
月
球
上
的
隕
石
坑
這
麼
密
集
，
那
麼
，
地
球
上
的
隕

石
坑
也
應
該
是
密
集
的
，
問
題
在
於
，
造
山
運
動
使
得
地
殼
滄
海
變
桑
田
，
把

這
些
隕
石
坑
埋
藏
在
岩
層
中
。
無
論
如
何
，
環
形
狀
山
而
半
徑
大
，
就
有
可
能

是
太
古
時
代
的
隕
石
坑
，
高
溫
度
的
高
壓
而
形
成
的
衝
擊
石
英
層
，
往
往
是
一

個
找
尋
隕
石
坑
的
信
號
。

全世界尋找昔日隕石坑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兒媳受聘擔任某公司人事部經理，到職不幾
天，就有女孩子藉故前來求她作伐。
她們公司經營的是汽車租賃和銷售，而來找她
介紹朋友的都是銷售部的員工，清一色「90
後」，個個花容月貌，且薪水豐厚。媳婦深感詫
異，以為是慣於瘋鬧的靚女們閒得發慌，找她這
個「新販子」尋開心來了。本來麼，一個個自身
條件如此優越，電視上又有蜚聲海內效率極高的
「非誠勿擾」，本埠報社還辦有聲勢浩大的定期
「婚交會」，互聯網上更有全天候的「QQ交
友」，有如此眾多的時尚戀愛「平台」擺在那
裡，還用得着這老掉牙的紅娘牽線？誰知她們都
不是開玩笑的，理由也充足：熟人介紹，知根知
底，靠譜。媳婦不得不認真了，便請她們說條
件。靚女們倒也開誠佈公，說是「得有房有車有
存款，否則……」
媳婦回來講給家人聽，我對「否則」之後的理
解是「三不嫁」，即：無房無車無存款者，一概
不嫁。
女孩子嫁人是終身大事，說嚴重點是「拿青春
賭明天」，當然得講條件。問題是，該講什麼樣
的條件呢？
討論這樣的問題，得回到起點上，否則恐怕難
以扯清。這個起點就是：為什麼要嫁人？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為什麼要嫁人呢？古人有「嫁漢，嫁漢，穿衣
吃飯」一說，顯然，嫁人是為了謀生。舊時女子
不能（主要是不允許）在娘家過一輩子，因此得
到外面去謀生，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嫁漢了。
但是，即便如此，她那個「嫁漢」也不能說純
粹就是為了單一的謀生，也還有點別的追求。否
則，玉帝千金不會下嫁給打工扛活的董永，富商

女卓文君不會跟個潦倒文人去私奔，錦衣玉食的
白頭宮女們不會「閒坐說玄宗」，呼風喚雨的白
素貞不會死纏着小乙官人，坐擁百寶箱的杜十娘
不會去依附李甲，秦淮名媛李香君不會千里迢迢
去追尋那個什麼侯大公子……如此等等，這就充
分說明，無論是當年的民間傳說，還是古代的現
實生活，「穿衣吃飯」並非嫁漢的唯一目的，而
別有追求者更是大有人在。其次，也並不是能夠
管飯的她就堅決地嫁，暫時沒能力管飯，甚至壓
根就沒能力管飯的，人家就一定不嫁。
至於今人，那就更不用說了。比如媳婦公司裡
那些個堪稱「白富美」的獨生女們，她們要風有
風，要雨得雨，誰個會是因為發愁「穿衣吃飯」
而去戀愛，去嫁人的呢？太陽還打西邊出了呢！
既然嫁人的目的是別有追求，那麼，這個「別
有追求」會是什麼呢？
請看，「寒窯雖破能避風雨，夫妻恩愛苦也

甜」，這是黃梅戲《天仙配》裡的兩句唱詞，是
從人家七仙女嘴裡唱出來的，家喻戶曉，婦孺皆
知，不光打動過很多男人，也曾打動過無數女
人。追求個甚，豈不是一目了然？
當然了，或許有人會說這不過是文人們編出來
的自慰曲，是撮白（騙人）的，不足為信。
那麼再請看，「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
（《白頭吟》），卓文君本人的心聲。這，你還
能說它也是撮白的？
這就告訴我們，女子嫁人，穿衣吃飯之外，還
有情感生活的需要，還有生理滿足的需求，還有
精神愉悅的渴望。概括起來，這些個「別有追
求」就是人們常說的「愛情」了。
由此可見，女無古今，凡嫁漢者（包辦的除

外），莫不是愛情使然，也就是說她們想要的是

婚姻美滿，以求終身幸福，至於能不能管飯，倒
在其次。
既然嫁人之舉要的是婚姻美滿，圖的是終身幸

福，那麼，婚姻美滿，終身幸福，究竟取決於什
麼呢？到底是包括金錢在內冷冰冰的物質呢，還
是活生生的人呢？
不言而喻，這其實是個只有二百五才去煞有介

事討論的「偽命題」。但凡思維正常的人，誰肯
去費這個神？
只有弄清了這一點，才好說靚女們到底該講什

麼樣的條件。很顯然，是不是應該先強調「漢」
（好不好），把「漢」擺在第一位，而不是把
「錢」擺在第一位呢？明擺着的，只有「漢」才
是先決條件，是底線。誰要是把「錢」作為先決
條件，作為底線的話，用本埠坊間說法，那才叫
「摳錯胯子」呢！
因此，兒媳公司那些堅持「三不嫁」的靚女

們，不客氣地說，你還真沒法不懷疑她們到底知
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呢！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摳錯胯子」現象並非個
案，就在筆者周圍，「共識」、「共鳴」者屢見
不鮮，更有甚者還曾這樣公
開宣稱，「寧可坐在寶馬車
裡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上
笑」！
如此可悲又可怕的功利性

婚姻選擇，讓我想起媒體披
露過的一位人大代表的「建
議」，說是讓二十歲的女子
嫁給四十歲的男人，以解決
住房問題。其時正是「兩
會」期間，此言一出，網上
一片嘩然。姑不論現今四十
歲的男人到底有多少是買得
起房子的，僅從此等雷人的
「建議」上看，就足以令人
啼笑皆非。它將一個嚴肅的

問題輕浮化，把女子嫁人看作是謀生之道，不僅
與古代「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傳統」遙
相呼應，甚至客觀上還在變相為當今盛行的泛金
錢化婚戀風氣推波助瀾。
需要聲明的是，筆者之所以嘮叨這麼一大圈，
並不是試圖主張「裸婚」。儘管「裸婚」在一定
條件下具有某種積極的象徵意義，但草民百姓，
芸芸眾生，「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生活
本已相當不易，再讓其「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青
年們去「裸婚」，顯然既不現實，也隱患多多。
不才費解的是，時代走到今天，國家早已發生翻
天覆地的變化，吃穿問題都不大了，為什麼婚姻
的功利性反而沒有隨之弱化淡化，更沒有去金錢
化呢？坐享其成的寄生傾向，買賣婚姻的變相存
在，人格節操的滑坡變異……難道在婚姻問題上
我們就不需要一點自力更生的奮鬥精神，就不需
要一點超凡脫俗的思想境界，甚至連最起碼的邏
輯都不顧（「三有」者未必就一定是好「漢」，
「三無」者未必就一定是孬「漢」），就這麼任
其沉渣泛起，變本加厲，墮落下去？
該醒醒了，孩子們！

靚女適人三不嫁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這
篇
是
馬
年
首
篇
與
讀
者
見
面
的
稿
件
，
不

如
給
大
家
說
些
劇
場
的﹁
蝦
碌﹂
笑
話
，
讓
各

位
過
一
個
開
心
歡
笑
的
新
年
。

一
位
劇
壇
前
輩
在
一
齣
古
裝
劇
飾
演
一
名
縣

官
。
他
在
升
堂
、
坐
在
堂
上
後
卻
忘
記
了
台

詞
。
剎
那
間
他
不
知
怎
麼
辦
，
結
果
想
到
了
一
個
脫

身
方
法
︱
︱
他
立
即
拍
案
，
然
後
對
着
跪
在
堂
下
的

原
告
和
被
告
一
干
人
等
大
聲
說
：﹁
堂
下
有
事
啟

奏
，
無
事
退
朝
。﹂
跟
着
便
大
搖
大
擺
的
步
入
後
台
，

在
舞
台
上
消
失
，
留
下
爛
攤
子
給
其
他
人
。
可
憐
一
眾

跪
在
舞
台
上
的
演
員
面
面
相
覷
，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一
班
演
員
演
出
仙
凡
劇
，
其
中
一
幕
劇
的
背
景
是

水
晶
宮
。
飾
演
書
生
的
演
員
在
幕
起
時
立
即
走
到
台

上
，
倏
然
驚
覺
原
來
自
己
出
錯
了
場
︱
︱
他
是
人

類
，
怎
可
在
水
底
內
出
現
？
他
靈
機
一
動
，
將
自
己

扮
作
其
中
一
頭
烏
龜
，
從
台
右
四
腳
一
伸
一
縮
地
游

至
台
左
，
再
在
後
台
跑
回
原
位
等
候
下
一
幕
出
場
。

一
名
女
演
員
在
武
俠
劇
中
要
拔
劍
自
刎
。
她
從
對

手
腰
間
奪
得
利
劍
，
準
備
在
空
中
舞
一
個
劍
花
後
便

刎
頸
自
盡
。
怎
料
劍
花
未
耍
畢
，
寶
劍
卻
竟
從
手
中

飛
脫
，
掉
在
台
上
的
另
一
邊
。
觀
眾
哈
哈
大
笑
，
女
演
員
羞
得

差
點
想
在
重
握
寶
劍
時
往
自
己
的
頸
真
的
刎
下
去
。
她
只
得
往

地
上
滾
到
台
的
另
一
邊
，
抓
起
寶
劍
往
脖
子
一
抹
後
倒
下
。
我

相
信
她
是
次
欲
自
盡
的
感
情
最
為
真
摯
。

另
一
齣
武
俠
劇
。
健
碩
的
男
演
員
抱
着
飾
演
氣
若
游
絲
的
弱

女
女
演
員
，
走
進
山
莊
的
大
廳
。
劇
情
需
要
他
大
喝
一
聲
，
懾

服
廳
中
眾
人
。
誰
知
他
大
聲
報
上
名
來
時
，
不
小
心
被
台
上
東

西
絆
倒
。
他
一
個
踉
蹌
，
竟
然
將
手
中
的
女
演
員
飛
了
出
去
。

他
臨
危
不
亂
，
連
忙
擺
了
一
個
大
俠
的
姿
態
站
穩
了
腳
。
可
憐

他
的
女
同
事
卻
被
凌
空
拋
了
下
來
，
跌
倒
在
台
上
的
另
一
邊
。

由
於
她
飾
演
的
角
色
傷
勢
甚
重
，
不
能
站
起
來
走
動
，
所
以
她

只
得
在
地
上
慢
慢
地
匍
匐
，
返
回
自
己
應
該
被
抱
着
的
台
位
。

依
我
來
看
，
女
演
員
當
時
的
痛
楚
是
自
己
真
實
的
痛
，
而
非
角

色
的
痛
。

一
對
演
員
演
出
一
桌
二
椅
的
戲
。
戲
演
得
很
順
利
流
暢
，
順

利
流
暢
得
比
原
訂
時
間
快
了
八
分
鐘
完
場
。
一
個
短
劇
怎
能
早

了
八
分
鐘
演
畢
呢
？
全
劇
台
前
幕
後
都
沒
有
人
知
道
原
因
，
最

後
還
是
由
一
名
每
天
都
到
場
觀
看
的
管
理
層
職
員
發
覺
原
來
兩

名
演
員
漏
演
了
整
整
一
場
戲
！
奇
怪
的
是
，
戲
竟
然
可
以
毫
無

破
綻
地
演
下
去
。

希
望
這
些﹁
蝦
碌﹂
笑
話
令
各
位
在
新
正
頭
和
馬
年
笑
口
常

開
，
全
年
歡
樂
。

「蝦碌」笑話 演藝
蝶影
小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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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是
之
走
了
整
一
年
了
。
一
年
前
，
他
的
靈
車

來
到
北
京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
繞
着
劇
院
走
了
一

圈
，
多
少
人
在
旁
默
默
相
送
。
這
一
年
怎
麼
這
麼

快
？
可
能
是
心
裡
老
惦
記
他
。

他
是
一
個
演
員
，
他
只
承
認
自
己
是
一
個
演

員
，
而
且
是
平
民
演
員
。
他
的
名
片
上
只
有
五
個
字

﹁
演
員
于
是
之﹂
，
不
寫﹁
國
家
一
級﹂﹁
享
受
國
務

院
津
貼﹂﹁
第
一
副
院
長﹂﹁
著
名
表
演
藝
術
家﹂
，

他
老
是
那
麼
低
調
，
連
同
他
的
夫
人
李
曼
宜
。
他
病
倒

臥
床
十
二
年
，
沒
有
上
過
報
紙
，
沒
有
上
過
電
視
，
在

這
吵
吵
嚷
嚷
，
瞬
息
萬
變
，
新
人
輩
出
的
年
月
，
按
說

人
們
早
該
忘
了
他
，
但
是
，
他
的
離
去
竟
牽
動
千
萬
人

心
。舉

辦
周
年
紀
念
會
的
是
︽
作
家
文
摘
︾
和
首
都
圖
書

館
，
海
報
一
貼
出
去
，
報
名
的
有
好
幾
千
人
，
主
辦
人

都
不
敢
開
電
話
，
因
為
會
場
只
容
得
下
五
百
人
。
這
天

會
場
擠
滿
了
人
，
還
有
人
想
方
設
法
往
裡
傳
紙
條
，
希

望
找
點
關
係
能
進
去
。
其
實
這
些
人
多
半
只
看
過
他
演

的
戲
，
沒
有
接
近
過
他
，
到
底
是
什
麼
牽
動
人
心
？

在
台
上
的
有
六
個
人
，
沒
有
靚
女
，
帥
哥
濮
存
昕
也

滿
六
十
了
。
兩
位
學
者
童
道
明
、
顧
鑲
，
兩
位
作
家
萬

方
、
郭
啟
宏
，
他
的
夫
人
李
曼
宜
，
還
有
我
，
分
別
懷

念
我
們
接
觸
過
的
于
是
之
。

我
三
十
年
前
到
北
京
人
藝
做
編
劇
，
于
是
之
沒
有
任
何
職
務
，

只
是
劇
本
組
組
長
領
導
我
們
︵
包
括
高
行
健
在
內
︶
的
八
個
編

劇
，
為
北
京
人
藝
提
供
原
創
劇
本
。
那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在
他
的
領
導
指
引
下
，
出
現
一
批
好
劇
本
，
至
今
支
撐
着
劇
院
的

主
流
演
出
。

記
得
我
開
始
寫
︽
天
下
第
一
樓
︾
時
，
找
他
報
題
材
，
他
聽
說

我
要
寫
烤
鴨
，
心
裡
直
打
鼓
，
後
來
他
在
一
篇
文
章
裡
說
：﹁
這

個
題
材
離
她
太
遠
，
天
曉
得
一
個
女
孩
兒
家
能
寫
出
些
什
麼
來
，

但
我
還
是
違
心
地
說
了
贊
同
的
話
。﹂
我
是
個
很
敏
感
的
人
，
一

點
也
沒
看
出
他
說
的
是
違
心
的
話
。
多
年
後
，
我
才
想
明
白
，
于

是
之
是
大
演
員
，
為
了
不
忍
心
回
絕
我
，
他
動
用
了
演
技
。
多
虧

他
的﹁
違
心﹂
支
持
和
鼓
勵
，
我
寫
出
︽
天
下
第
一
樓
︾
。
寫
完

我
就
來
到
香
港
。
就
在
那
一
年
的
新
年
，
我
接
到
一
個
厚
厚
的
信

封
，
打
開
一
看
，
是
是
之
老
師
送
給
我
的
一
幅
水
墨
畫
，
他
的
字

和
畫
是
出
了
名
的
好
，
但
從
不
輕
易
送
人
。
畫
上
是
兩
棵
垂
柳
，

挺
拔
茂
盛
豐
沛
，
他
要
說
的
都
在
畫
中
吧
。
我
一
直
擺
放
在
我
的

書
桌
上
方
，
一
抬
頭
就
能
看
到
。

童
道
明
回
憶
了
他
的
為
人
，
有
一
句
我
記
得
特
別
清
楚﹁
跟
他

在
一
起
，
會
覺
得
特
別
乾
淨﹂
；
顧
鑲
講
了
他
的
演
技﹁
心
像

說﹂
，
濮
存
昕
講
了
他
對
劇
院
的
功
績
和
對
他
個
人
的
恩
惠
；
郭

啟
宏
講
了
他
指
導
他
寫﹁
李
白﹂
；
萬
方
講
了
童
年
的
記
憶
于
是

之
與
她
父
親
曹
禺
的
交
情
。
個
個
都
講
得
情
真
意
切
，
以
後
報
紙

可
能
會
刋
登
，
這
裡
不
多
敘
。
最
後
，
年
近
九
十
歲
的
李
曼
宜
，

拿
出
一
幅
字
，
是
近
日
從
家
裡
找
出
來
的
，
遒
勁
飄
逸
的
三
個
字

﹁
學
無
涯﹂
，
題
款
是﹁
以
殘
墨
書
心
聲﹂
。
于
是
之
一
生
愛

書
，
愛
學
習
，
不
期
然
地
把
他
所
學
的
授
之
於
人
，
使
我
，
使
多

少
人
受
益
終
身
，
真
的
好
想
他
！
他
是
一
位
書
生
氣
的
學
者
，
但

他
只
說
自
己
是
演
員
，
而
且
是
平
民
，
這
樣
的﹁
平
民
演
員﹂
上

哪
兒
去
找
？

平民演員

■不知甚麼時候起，愛情和房子被聯繫在一起。 網上圖片


